
□薛原

我喜欢闲读西方学者写中国史、尤其是近现
代史包括艺术史美术史的读物，尽管某挚友认为
这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史的了解与认识往往有隔
膜——— 虽然他们是所谓“中国通”，但对我们的风
俗民情和史实判断上其实并不如中国的学者们
更能理解和了解。他还列出了几部著述中的谬误
和认识上的偏差或说误解。尽管我承认某君说的
有道理，但是我还是喜欢阅读这一类作品，譬如
苏立文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等。这类作
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可读性强，趣味横生，这些日
子我一直在阅读的柯律格的这部《回音室：1897—
1935年跨国的中国画》即是如此。这部书最吸引我
的就是作者解读历史的角度，或说选择的样本，
而这个样本或说焦点其实就是一幅画，即陈师曾
的《读画图》，也就是《回音室：1897—1935年跨国的
中国画》一书的封面图。

柯律格的这部《回音室》主要讲述了晚清至
现代中国绘画的现代思想进程——— 20世纪初期，
随着中国艺术品流入海外，西方掀起了中国艺术
的热潮。中国绘画传统的思想精粹也与当时的西
方思潮不谋而合，又经过多位西方汉学家的译
介，在多种语言的回音室中流动循环。而留学海
外的陈师曾、滕固、刘海粟们又将其从日语、德语
和英文等语言文本中翻译回中文，并应用在他们
自己的学术著述和艺术实践中……其中陈师曾
的《中国绘画史》和这幅国画《读画图》就是最典
型的例证。

而晚清中国画的海外“聚焦”，在该书里最典
型的一例就是《女史箴图》：1904年1月，劳伦斯·宾
扬在当时刚刚创刊的伦敦艺术期刊《波灵顿杂
志》上的刊发了一篇文章，题为《公园4世纪的中
国绘画》。在此文中他发表了一件大英博物馆新
近收购的中国艺术品：“这件绘画因义和团运动
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辗转来到英国，正是顾恺
之所作的《女史箴图》”。1903年1月，“孟加拉第一
枪骑兵队克拉伦斯·约翰逊上尉和大英博物馆相
关部门的负责人西德尼·科尔文爵士取得了联
系，企图向后者出售《女史箴图》。1903年4月8日，
交易完成，《女史箴图》正式进入了大英博物馆的
收藏，约翰逊上尉因为这幅画得到了25英镑”。

中国画的海外传播，这也是来源之一。当然
大多数还是要依靠那些曾经在中国度过漫长时
间的“中国通”汉学家们，这些人通常任职于外交
部门或在大清海关供职。而与这些“中国通”们打
交道的，除了晚清的官吏，更多的还是日常与他
们相处的中国职员们。就像柯律格所说：“晚清时
期，受教育男子人口过剩，这意味着帝国官僚体
系内部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因此出
版、教育、医疗与文书后勤成为许多知识分子为
数不多的就业方向。其中的一些人可能受过相当
水平的文化训练，拥有举人甚至更高的进士头
衔，最终或许被派往帝都的外国使馆工作，担任
教师、翻译和官方文件的润饰者。”不过，柯律格
感到遗憾的就是，对这些中国职员们的职业生涯
的细节仍然一无所知，或许关于他们的踪影已湮
没在伦敦、巴黎和柏林的档案里。而正是这些人
在日常生活里影响或帮助了那些“中国通”们。但
是，在这些“中国通”们的传记里，却无从倾听到
这些中国职员们——— 他们的中文教师、联系人与
伙伴的声音。

日本画家中村不折和小鹿青云合著的《中国
绘画史》于1913年在东京出版，这本书的日文版在
1914年至1922年间再版了六次。在整个20世纪20年
代，这本书更是被陈师曾、滕固和潘天寿等一批中
国画家和学者参考引用，而且这一切还都发生在

1936年该书有了中文译本之前。正因为这本书的出
版，“之前饱受诟病的文人画也因这本书制造的风
潮发生转变，又开始引起日本藏家们的兴趣。”

中村不折自己恰恰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
一个样本：1901年，人到中年的中村不折抵达巴
黎，进入画家让-保罗·洛朗斯的画室，这里也是
朱利安学院最主要的男性画室。“私立的朱利安
学院在20世纪初受到巴黎众多外国艺术学生的欢
迎，它没有官方学院所必需的严格的入学考试，
因此基本上对所有能够负担得起学费的人开放，
朱利安学院是日本第一代油画家的训练场……
更晚一些，朱利安学院也就将迎来数位前来求学
的中国画家。”中村不折在巴黎所学的是油画，从
他的油画自画像里看不出他还是一位对中国传
统绘画有着如此绘画史修养的油画家，而且他还
是中国“碑派”书法作品的“慷慨收藏者”。

柯律格以陈师曾的《读画图》为例解读了蕴
藏在画面背后的文化碰撞与融合：陈师曾于1918
年画了这幅《读画图》，当时陈师曾已经42岁，之前
曾在日本生活过七年——— 他作为自然科学而非
艺术学科的学生留学日本，曾是鲁迅的室友。柯
律格说，在《读画图》里的“画中画”上，能看出陈
师曾承袭传统中国山水画的风格，“而正是在日
本，他又学会了一种新的绘画技法：凭借淡墨来
塑造大块的人物身体。因此，艺术家以《读画图》
向我们展示了他可以同时做两件事：于同一个绘
画平面内兼顾‘中国的’和‘外国的’，从而弥合两
者之间的差距。但重要的是，这也是一幅提供跨
国视角的作品……画面右下角女士(作品中唯一
的女性)凭借衣着和肤色很容易就能辨认出‘西
方’特征，位于她右侧的那位留着大胡子的绅士
也是如此。”在这幅画背后的时代故事更是波澜
壮阔……

陈师曾于1923年英年早逝，其《中国绘画史》
于1926年出版，该书的内容主要出自陈师曾于
1922年在济南举行的六次演讲。柯律格说，如果将
陈师曾的《中国绘画史》和中村不折与小鹿青云
合著的《中国绘画史》进行对比，就不难发现陈师
曾的文本，无论是从结构上，还是从措辞上都极
大地依赖了后者。“文人画的捍卫者正在传播一
段被一位用‘西方’手法作画的艺术家构造的历
史，而且在这种‘西方’手法中，‘形似’被赋予了
极高的地位。”而在这一年，还出版了潘天寿的

《中国绘画史》。潘天寿在谈到自己写《中国绘画
史》所依赖的资源时说，除了《佩文斋书画谱》等
传统中国画资料之外，就是中村不折和小鹿青云
的《中国绘画史》。“陈师曾和潘天寿的《中国绘画
史》都以小鹿青云和中村不折的作品为原型，从
标题上可以看出他们的写作均专注于绘画。”

在《回音室》最后的结语里，柯律格引述了张
爱玲的一个短篇小说，这就是发表于1943年的短
篇小说《封锁》。小说讲述的是上海孤岛时期，电
车因为封锁停在街道中间时车上乘客的众生相：
一名医科学生拿出图画簿开始修改一张人体骨
骼的简图；一位先生对妻子说：“我就看不惯现在
时兴的这些立体派，印象派！”当医科生细细地在
纸上填写每一根骨头和神经的名字时，另一个

“公事房里回来的人”对同事说：“中国画的影响。
现在的西洋画也时兴题字了，倒真是‘东风西
渐’！”对此，柯律格感叹说：“这些庸常的闲言碎
语出自上海普通的市侩阶层之口，他们在任何意
义上都不是艺术专家，却或许能够为我们编奏出
这次研究的尾声。”一部讲述“1897—1935年跨国的
中国画”的书，最后却以引用评述张爱玲的短篇
小说来结尾，这也正是西方学者撰写这一类学术
著述既好看又耐人回味的例证。

（本文作者系媒体从业者、知名出版人）

□孙道荣

妈妈又住院了，她要去妈妈的家，为妈妈拿一些
生活用品。

妈妈的家，在另一个小区，离她自己的家，大约
两公里，不远不近，散步可达。父母原来住在老家，退
休后，老两口一合计，将老家的房子卖了，在女儿身
边买个小房子养老，互相有个照应。外孙女还小，需
要他们老两口帮忙照顾；他们也慢慢老了，若有个头
痛脑热的，女儿在身边，也好照应。就这样，买了这个
小房子。

父亲在世时，老两口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每天
早晨，老两口从自己家走到女儿家，帮他们做做家
务，带带孩子；晚上，老两口再踏着路灯和月色，从女
儿家走回自己的家。前年，老爸去世了，妈妈一个人
独居。她不放心，想让妈妈搬过来一起住，但是妈妈
不愿意。妈妈还是像以往一样，每天早晨从自己家走
到女儿家，帮他们做做家务，带带孩子；晚上，再从女
儿家走回自己的家。所不同的是，以前是两个人，一
路上还可以和老伴说说话，现在，是她一个人。

这几年，孩子大了，不需要照应了，妈妈也真的
老了，来回走有点吃力了。她就对妈妈说，妈，今后你
就不用每天这样来回跑了，还是我们去看你吧。听到
这话时，正在厨房拾掇的老妈，迟疑了片刻，点点头。

那一周，妈妈就没再像以往一样，每天准时来她
家。每天晚上，她都会打个电话过去，问候一声老妈。
到了周末，他们一家三口，决定去看望老妈。之前，这
条路他们当然也走过，但更多的时候，是父母来来回
回，走在这条路上。

路上花了二十多分钟。不知道是走得急，还是平
时走路太少，她都有点气喘吁吁了。她对老公说，其
实还是蛮远的，当初要是买的更近一点，就好了。

儿子说，比我学校近多了。再说，以前外公外婆每
天都走一个来回，他们都不觉得远，也不觉得累呢。

她认同儿子的话，她当然不是嫌累，只是隐隐地
觉得，妈妈若是突然身体不舒服什么的，两公里的
路，还是远了点，不方便，她更害怕因而耽误了时间。

从那以后，再忙，每个周她都会去妈妈家一两次。
有时候，她觉得妈妈的家很近，有时候又感觉很远。

那天下班回到家，老公出差了，儿子又返校了，
空荡荡的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她不想做饭，也不想
一个人呆在家里，就给妈妈打了个电话说，我马上过
来啊。妈妈说，我正好也没吃饭，等你来了，一起吃。

她只用了十几分钟，就走到了。老妈正在厨房忙
碌，油烟机呼呼作响。吃饭时，妈妈却笑着说，我早吃
过啦，这几个菜，都是我给你做的。她开心地吃了一
碗半的饭，之前天天坚持的节食减肥计划，全抛一边
去了。那天晚上，她没有回家，和老妈挤一张床，母女
俩聊了半宿。她觉得父母从老家搬过来，住得这么
近，真好。

有时候，她和老公晚饭后散步，走着走着，不知
不觉就走到妈妈家这边了。抬头看看二楼，如果灯是
亮着的，他们就会上去坐坐，陪老母亲说几句话；如
果灯不亮，老妈可能已经就寝了，老年人都睡得早，
他们就不上去了。

有一次他们下乡，到果园里摘了很多新鲜水果，
回来后，她就挑了些妈妈爱吃的，送到妈妈的家。路
上，她忽然想到，妈妈经常会在家炖好了她最爱吃的
老鸭汤，给他们送过来，送到的时候，汤还是热乎乎
的。自己的家，与妈妈的家，这么近，真方便，真好。

但有时候，她又发觉，妈妈的家，离自己的家，还
是远了点，远得容易出事，不安全。

有天半夜，她的手机突然响了，是老妈打过来
的。老妈断断续续虚弱地说，自己上吐下泻，实在是
熬不住了。

她和老公赶紧起床，开车，直奔老妈的家。只有
两公里，三个红绿灯，拐两个弯。但她感觉路太长了，
深更半夜，红灯怎么还设置那么长时间？你就不能开
快一点吗？她焦急地一遍遍催促老公。四五分钟，也
许只有两三分钟，他们就赶到了妈妈家的楼下，但她
还是感觉时间像过去了几个小时。

妈妈是食物中毒，幸亏及时送进了医院。那一
刻，她意识到，虽然只有两公里，但对于渐渐年迈的
妈妈来说，离自己的家还是太远了一点。

这一次，妈妈又住院了。老毛病复发，医生检查
后说，暂时没有大碍。不过，医生叮嘱她，这个病身边
得有人，一旦发现晚的话，就回天乏术了。

去母亲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想，等妈妈这
次出院了，必须和他们搬到一起住。她不能再让妈妈
一个人独居在两公里之外了。那是妈妈这个年龄、那
也是亲情，绝不能承受的距离。

（本文作者现供职于萧山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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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庸常闲言碎语的背后

【书里书外】


	A13-PDF 版面

